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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事三谓俗事三谓
小非

随笔苑随笔苑

二、婚礼

一、称呼

三、养老
我的职业生涯是从知青开始

的，不久成为民办教师，先小学，
再联中，教过的课五花八门，由此
成为“张老师”。进了工厂，技艺
还未上身，称呼就随着职业发生
了变化，不太熟悉的人若是有事
相求，也会尊称“张师傅”。未几
考入师范院校，毕业后重新走上
讲台，又当上了“张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离
开教学岗位，先后辗转多个单位，
又有了不少新的称谓。虽为小
吏，多为官称，渐至年逾花甲。退
休后写了些小文，遂与舞文弄墨
者也有了交往，亦收获了部分粉
丝，“张老师”的称谓又回来了。

文化界似乎有个惯例，作家、
书画家以及演艺人士，尊长以外，
平辈间亦以老师相称，这个称谓
少了拘束，让人感到亲切。

不过，省城济南的人们，相互
间表示客气或尊重，不论职业，皆
冠以老师名号，范围似乎过于宽
泛，与一般意义上的理解也不一
样。而且“老师”二字往往儿化，
听起来有些滑稽。

中国传统文化中，称呼有着
诸多讲究，这个话题若是扯起来，
足足有一箩筐，只能暂且打住，先
说说百年以来的变迁。

民国以降，民间往来，多以先
生、太太、小姐谓之；官方场合，则

以“同志”名之，国共两党皆然。
“同志”古已有之，左丘明在《国
语》中就曾说过：“同德则同心，同
心则同志。”不过，这个称谓古时
用得少，且国共两党的“同志”一
词亦非出自古代，而是源于苏联。

1949年后，大陆陌生人间打
个招呼，几乎也以“同志”谓之，

“先生”渐渐淡出，只是在特殊的
统战对象身上还留存了这个称
谓。“同志”一词，也只有在特定场
合才保留了原有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打开国
门的需要，曾经消失的先生、太
太、小姐这些旧时的称呼，又重新
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不
过“小姐”这个美丽的称谓不久就
被扭曲出新的含义，曾经严肃的

“同志”也戏谑为同性恋者之间的
互称，令人扼腕叹息。

很快“哥”呀、“姐”呀又大行
其道，本来是亲人、亲近者之间的
称谓，突然泛化得没有边际，让人
产生了说不出的感觉。网络用语
则更为夸张，直接以“亲”互称。

官场、商场则要在姓氏之后
加上职衔，或曰某局长、某主任、
某科长……或曰某董事长、某总
经理、某总监……非如此似乎不
够尊重。天长日久，有些当官的
似乎忘了自己的名字，只记得姓
氏和官衔。其实属下背地谈及领

导，常常直接说出名字，未见得毕
恭毕敬。我曾耳闻目睹，有人在
办公室谈论顶头上司时未说官
称，恰好被其撞见听到，接着他就
露出了不悦之色，这说明有些人
是极其在意官称的。

不过京城里这种称谓反而淡
化。1986年我到当时的劳动部出
差，在走廊里听到一位熟识的天津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毕业没几年的
小年轻大声呼喊：“老关，电话！”

老关者，时为劳动部培训就业
司副司长关裕泰。这种叫法让我
有些吃惊。不过后来听多了、见多
了，方知国家机关里，除了部委领
导大家会尊称职务，其他人相互间
都是老张小李的，严肃场合也不过
在姓名之后添加上“同志”而已。
这种随意反而密切了上下级关系，
大家都感觉舒服。其实中央早有
规定，党内互称同志。

欧美国家，至少英语、法语、
德语国度里，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外，彼此都是直呼其名，包括子女
亦可如此称呼父母，这种称谓方
式简单明了，似可借鉴。然而子
女直呼父母姓名，依循中国传统
文化习俗，许多人难以接受。不
过我熟悉的一对父子，两人都有
较高的社会地位，相互间就以

“老×”与“小×”相称，也是其乐
融融。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
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

这话的本意是孔老夫
子自述人生各个阶段的修
养境界，借用过来，可以看
出彼时人之寿限高者也就
七十左右，杜甫的“人生七
十古来稀”亦可佐证。

随着物质文明的进
步，孔夫子那个年代的说
法显然过时了。有人笑
曰，五十正当年，六十还年
轻，七十不算老，八十尚硬
朗。谈及寿限，亦有人云，
八十及格，八十五良好，过
了九十优秀。这些说法，
亦与世卫组织 2020 年的
定义吻合：六十五岁以上
者才算跨入老年阶段。

花无百日红，人无千
日好。每个人都会步入老
年，这是不可逆的。不过，
按照六十五岁方才进入老
年的标准，此后也有很长
一段有意思的时光。

然而，有些人刚刚退
休，就把“养老”挂在嘴边，
整日念叨，焦虑不已，觉得
自己油尽灯枯，如此真的
就会很快老去。更有甚
者，许多人中年时就开始
忧虑老年的日子，应了那
句老话，世上本无事，庸人
自扰之。

两年前去世的著名画
家黄永玉，年近百岁依然
快乐得像个老顽童，常常
展现幽默风趣的言行。他
认为，过度关注养生适得
其反，自然规律下保持平
和的心境更为有益，精神
层面的豁达比身体层面的
保养更为重要。

养老离不开银子，许
多人在年富力强的中年岁
月就着手准备，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日子过得紧巴，
失去了乐趣。前不久看到
著名作家邓刚的网文，大
意是：人要有意思地活着，
诸如打扑克、搓麻将、玩游
戏、抽烟喝酒、游山玩水、
欣赏美女……简言之就是

“吃喝玩乐”。
1993年10月，央视推

出了首档以老年群体为对
象的电视节目《夕阳红》，
主题曲《最美不过夕阳红》
令许多人印象深刻。不
过，若说最美不过夕阳红，
那么旭日东升、朝霞满天、
如日中天的极致赞誉又如

何解释呢？
毋庸讳言，青年和中

年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时
光。为了晚年岁月，放弃
此时的快乐，得不偿失。
节俭固然是中华民族的美
德，也是物资匮乏时期形
成的习惯，彼时人们若非
算计着过日子，就难以维
持生计。物质条件改善
后，这种习俗依然延续了
下来，本来无可厚非。但
是节俭的目的倘若只是为
了晚年的心安，就有些本
末倒置了。

人生苦短，推崇及时
行乐固然有待商榷，然而
抓住每个转瞬即逝的时
段，方才不枉来到这个世
界走一遭。

进入老年是人生的必
然阶段，没有大的疾患，起
码还有二十年左右不错的
光阴，困扰生命的不过最
后那三两年，何必唉声叹
气。到了人生尽头，你就
是做了再多准备，依然于
事无补，多几日少几日又
有何妨？

有些人省吃俭用一辈
子，惦记的就是最后那几年
有所倚靠，然而临了想要进
补也吃不下去，攒到最后的
钱全部送进了医院，何如身
体强健时早些消受，反而会
增添几日阳寿。

当年哲学家冯友兰先
生为金岳霖教授祝寿撰有
一联：何止于米，相期于
茶。拆字解释：“米寿”八
十八，“茶寿”一百零八。
这在昔日几乎难以实现，
如今则不稀奇。

每个人都冀望在这个
世上多些时日，然而若无
尊严就没意思了，起码得
保有以下体面：思维尚且
清晰，生活基本自理。如
果凡事依靠他人，生命的
意义何在？很多理性老人
都留下了遗嘱，最后时日
不进 ICU，不做无谓的抢
救，顺其自然，以免增加痛
苦。曾经看到清华大学某
教授夫人，老伴离去后，自
己也一身病痛，寻求安乐
死又有法律障碍，最后以
拒绝进食的方式走向生命
的终点。

惟愿人生的每个阶段
都能放松心态，何必张口
闭口养老，最重要的是先
过好眼前的这一天，吃喝
玩乐皆不误，日积月累，方
能拼接出美丽人生。

人生有三大喜事：洞房花烛
夜、金榜题名时、久旱逢甘霖。结
婚位居首位，可见其重要性。

传统中式婚礼，婚姻的合法性
是由主婚人，譬如父母或族长以及
媒人确认的。清末民初开始，受基
督教婚礼范式的影响，中式婚礼也
增加了通过第三方见证确认婚姻
合法性与神圣性的程式。

然而如今婚礼中的某些证婚
人，似乎缺乏仪式感，上来就大咧
咧地说新郎与新娘的婚姻合法有
效。你既非政府婚姻登记机关官
员，亦非公证部门人员，何如宣读
一下新人的婚姻登记证书更为妥
当。证婚更重要的意义，乃是与
宾客共同见证新人的幸福时刻，
但是这个主题往往被忽略了。

随着物质水平和技术手段提
升，时下的婚礼大都宏大华丽，纷
繁复杂，婚礼的主持不可或缺。
喜庆之日，少不了溢美之词。不
过若要得体，亦非易事，如此就要
考验主持人的水准了。世间常人
居多，俊男靓女毕竟少数，有些人
甚至面容、形体还有欠缺。如此
情形下，主持人依然千篇一律地
夸耀新人如何英俊漂亮，听起来
就让人很不舒服，甚至感觉有讽
刺的意味儿。

婚礼这天新人是最幸福的，
他们洋溢在脸上的喜悦发自内
心，这种美极其动人。根据具体
情况，选准不同角度，采用差异化

的言辞赞美祝愿，可收异曲同工
之妙。前不久参加一个婚礼，有
家“盼望已久婚礼公司”就把握得
不错，尤其是那个主持人潘恩明，
分寸拿捏得十分恰当，让人感觉
很得体。

还有就是有些婚礼仪式过分
拖沓，几近一个小时，弄得大家疲
惫不堪，欢愉的心情也没有了。
据说电视剧设计有个讲究，若是
超过四分半钟没有新的戏剧冲
突，观众一定会换台，所以优秀的
编剧、导演都会控制这个节奏。
婚礼仪式若是掌握在二十分钟左
右，宾客是有兴致欣赏完整场面
的。若是超过了半小时，人们就
会失去兴趣，叽叽喳喳东拉西扯
了。当然音响的分贝控制也很重
要，婚礼毕竟不是摇滚音乐会，宾
客之间还要交流，强大的声音刺
激会使人疲倦甚至反感，这是很
多人共同的感觉。

我曾在北京、成都、广州等地
参加过西式或中式婚礼，感触最
深的就是那些地方的婚宴不排席
次、座次。西式婚礼大都采取冷
餐形式，没有这种讲究，中式婚礼
亦是如此就显得新奇，相熟的人
很自然地凑在一个桌上，随意坐
下，轻松自在。

胶东婚俗在这个问题上则较
刻板，安排席次、座次是个挺复杂
的事儿，谁人可以凑在一桌，谁人
要坐在哪个位子上，很是劳神费

力，稍不留意就得罪人了。
喜主事先得根据来宾的社会

地位、远近亲疏初步排列一下。
临近的三两天，需要再次落实，
确认邀约者是否出席。令人烦
恼的是，喜榜印制后，某些重要
宾客突遇变故无法出席，整个座
次甚至席次都得重新调整，给忙
乱中的喜主添了不少麻烦，甚至
焦头烂额。

岂止婚宴，其他各种名目的
宴请，也得循例，弄得外地客人很
不理解，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往往
辜负了我们的悉心安排。甚至戏
谑地说，坐哪儿都行，菜一样就可
以了，你们山东人真是不嫌累。

除了孔孟之乡讲究礼仪外，
这样的安排其实有章可循。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办秘书局常务副
局长李欣主编的一本行政类书籍
中，规范的座次就与我们的习惯
几乎一致，只不过第二客人坐在
副陪的右手边，主陪左手边的座
次则为第三客人。

本来除了外交和重要公务场
合，大家随意坐下最好不过。不
过久而久之，胶东一带形成了排
座次的习惯，人们普遍在意位
置。譬如临时凑局未设席签，这
个时刻千万不要相信宾客的表面
谦让，若是座次真的不如意，有些
人的脸就会拉下来，酒过三巡往
往还会借机找茬，甚至不欢而散，
大概这也是官本位意识作祟吧！


